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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瀚老師訪問記錄 

 

受訪時間：2013 年 5 月 14 日 

受訪人：魏瀚老師 

訪問人/記錄：李蘭琪 

 

受訪者大事記 

 

學歷 1964 年世界新專三專編採科第三屆畢業 

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研究 

經歷 曾任中央日報記者、編輯、編撰、編輯組副組長、組長、電

腦中心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中央日報海外版編務總監、

中央日報網路版主編。僑委會網路報總編輯、僑委會宏觀周

報總編輯、台灣立報社社長、副社長、顧問。 

1996~2003 服務於中央日報 

1991~2014 服務於台灣立報 

專業服務 1980 年，膺選該年度美國在台協會之「傑出新聞從業人員」，

由美國國務院邀請，前往美國參觀考察美國新聞事業及新聞

教育一個月，重點為美國報業電腦化發展過程及技術。 

1984 年，參加中央日報電腦化策進小組，規劃報紙電腦排版

工作。1988 年，出任中央日報電腦中心主任時，推出中文報

紙電腦全頁組版系統，為海峽兩岸中文報紙第一家採用電腦

全頁組版之報紙。 

1992 年至 1997 年，先後擔任台灣新生報、中華日報、台灣

立報之報紙排版電腦化顧問，協助推廣電腦全頁排版工作。

1993 年，協助世新大學新聞系「小世界」周刊，更換電腦排

版系統。1996 年，應北京大學邀請，前往該校附屬之「北大

方正資訊公司」指導其「北大方正電腦排版系統」之程式修

改及功能加強工作。 

1997 年起，引進「北大方正電腦組版系統」至中央日報、台

灣立報、世新大學新聞系等單位使用。 

2005 年，參與規劃台灣立報更新電腦排版系統。 

2001 年起，主持或參與中央日報、台灣立報之網路報、電子

報之規劃、上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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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生平經歷 

我是世新三專編採科第三屆畢業（1961~1964），後來到美國夏威夷大

學東西中心（East west center）去做短期進修，可是那並不是碩士學位，是

因為美國國務院邀請我去進行考察研究。 

畢業入社會工作後，大部分時間在中央日報服務，從記者、編輯一路

做到總編輯，的確是一段相當長的歷程，十分艱辛。坦白說，因為我是世

新畢業的，那時候報社內政大、台大畢業以及國外學成回來人的一大堆，

幸好新聞工作是憑能力吃飯的，到最後要找適當的人擔任編輯部的主管不

容易，有能力的人就會出頭，不論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我做中央日報執

行副總編輯很多年，熬了一段時間，才做到總編輯。總編輯卸任後，後來

轉任海外版編務總監，中央日報海外版過去還蠻有名的，大家都知道，早

年的留學生都看中央日報海外版。後來又中央日報又設網路版，網路版沒

有設總編輯，只有主編，我就兼做網路版的主編；僑委會有個宏觀周報，

有段時間曾經委託中央日報代編，也請我兼做總編輯。當然，我在台灣立

報從做顧問到社長，也做了很多年。我在中央日報服務時間，大概有三十

六、七年吧！1966(民國 55 年)到 2003 年，在立報是從 1991 年起做顧問直

到現在。（註：已於 2014 年 7 月退休） 

教學的資歷主要是世新跟文化大學，世新從民國 62 年開始任教，到現

在沒有中斷，今年是民國 102 年，剛好是整整 40 年，文化大學也教了廿多

年，在兩所大學所教的科目，早期曾教過「採訪寫作」，後來主要都是教

「新聞編輯」。 

 

追憶成舍我與世新求學時期 

成舍我要求學生寫「雙週劄記」 

談到世新和成舍我先生，第一個要提到的事，就是舍我先生早期要求

學生寫「雙週劄記」，民國五十年九月，經過大專聯考，我來到翠谷，進

到世新以後，印象深刻的事，就是成校長規定同學每兩個禮拜要寫一篇劄

記，他要抽閱，沒有打分數，只寫個「閱」，簽了名就還給我們。那個時

候導師、科主任，負責看同學們寫的劄記，不交的話要扣分的。老校長也

會批示，批的話有時會罵人。有一次，編採科主任跟我說：「校長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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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說甚麼事，科主任說：「沒事啦，就是你寫的雙週劄記，有關批

評學校的事。」我後來去見老校長，他說：「你的文筆不錯，你批評學校

的事情，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想問問你家裡的情形。」 

原來我父親跟舍老在大陸時期就認識，我父親也是從事新聞工作的，

做過湖北中山日報社長，湖北省新聞處長，成都中央日報社長，民國三十

八年，國民政府在大陸敗退的時候，我們全家隨政府從成都大撤退，坐飛

機到海南島南邊的三亞港，再跑到北邊的海口市，到了海口市以後，想來

台灣，卻沒有飛機了，只有登陸艦，男人可以上軍艦，女人小孩不能上軍

艦，我父親怎麼可能把太太和三個小孩丟在海南島呢?!怎麼辦？只好花了

不少錢買商船的船票，先跑到澳門，再轉往香港，輾轉來到台灣，我父親

來台後，出任公職受了很多委屈，因為長官們認為他跑到香港去了一趟，

心存觀望，對政府沒有信心，不忠貞，於是我父親就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悶

了很多年，做到祕書就退休了。 

我講這段逃難經過，是和舍我先生有關的，因為就在我們全家在香港

停留時，我父親在街頭碰到了成舍老，舍老說：「你要不要去台灣?」，我父

親就說：「當然要去，我已經在申請入境證了。」談到台灣的安全問題，

我父親說：「現在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也協防台灣了，應該安全了。」

舍老也說：「我也覺得長期待在香港不是辦法。」他表示也要去台灣。所

以老校長和我談話時，他問到：「你父親是魏紹徵嗎？我們認識。」，我父

親後來從國民黨中央黨部退休，還到世新兼了一段時間課，後來我的大哥

魏鏞教授從交通大學退休，牟宗燦校長特別聘魏鏞到世新大學來擔任客

座，可惜大哥身體不好，前幾年已經去世了，所以我們家跟世新頗有淵源，

我父親、我哥哥、我，都在世新教過書。 

 

憶世新師資與校友 

很多世新的校友都強調世新早期聘請過很多名教授、名人啦、黨外的

人啦，來學校教課，灌輸自由思想，我要強調的是甚麼呢？是品德的薰陶，

比如說蔣勻田(民社黨)、沈雲龍(青年黨)、胡秋原、程滄波、費海璣（費海

璣是殷海光的得意門生），陳少廷、教日文的吳盛木等，有的是反對黨，

有的是有思想問題背景，後期的王曉波、黃煌雄、李筱峰等，都是反對國

民黨政府的，一般校友常常強調上過這些老師的課，接受灌輸自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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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不畏強權啦，我認為除了這個之外，更值得強調的，是這些人大多一

身傲骨，潔身自好，品德修養超人一等，因為你自己本身的品德操守如果

有問題，怎麼「傲」得起來？「傲」就是因為自己品德操守很好，出淤泥

於不染，國民黨抓不到你的毛病，所以這些人都強調品德修養，對年輕同

學來說，這是一種人格、品德上的薰陶，這種道德上的潛移默化，對於世

新的同學來說，是功不可沒的。 

因為世新無形中培養了同學的品德修養，所以世新校友在新聞界這方

面風評不錯，一方面很努力工作，一方面品德修養較好，很少有聽說有世

新畢業的記者拿錢啦，貪汙啦這種事，其實早期的這些名教授或名人，他

們除了傳播自由思想是很重要外，但我覺得品德修養、人格薰陶也是很重

要的。 

就新聞專業而言，坦白說，世新早期的專科教育是不夠的，「學然後

知不足，用然後知不足」。那時候進修環境沒有現在方便，大家就想辦法

自修，無論報紙、廣播或是電視、主流媒體對工作同仁當然有學歷方面的

要求，學歷高低對升遷，還是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有些人繼續進修，獲得

更高學歷之後，說不定就轉換到別的工作了，一般人若沒有進修，升遷就

會受到影響，世新校友都很勤奮、很努力，各種媒體都很喜歡用世新的學

生，但是能做到中級主管如組長、主任就不錯了、較少能做到最高主管層

級，也就是做到總編輯、總經理的就少了，這就是說，你如果沒有取得更

高學位的話，要做更高層主管就很難，後來進修的管道多了，有的人就去

唸書，念碩士、博士。你只有不斷進修、不斷充實自己，才能跟得上時代

的潮流。 

早期世新的學生出到社會，都是自己闖天下，學校對他們的幫助有

限，現在就不一樣啦，現在世新大學辦得有成效，有知名度，社會各界對

世新大學有一定的評價，早年的時候，你常聽到別人說：「世新畢業的喔？

專科學校嘛！」，不過世新的校友都很爭氣，新聞界的人都說：「世新畢業

的學生很好用，苦幹實幹，不會好高鶩遠」，這句好高鶩遠的話，就是明

指政大、台大的畢業生。 

以我自己為例，最初我到中央日報地方新聞組當記者，也就是所謂的

鄉鎮記者，在新店地區跑新聞，但是很快就因為表現不錯，一年多就調採

訪組，到了採訪組以後，編輯部的長官就說：「採訪組二、三十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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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文筆好的不過那三、四個人而已，像蔡策、蘇玉珍、胡有瑞，魏瀚等，

五個指頭就數得出來了。」，這種說法，對我是一種肯定，也是對世新的

一種肯定，因為像蘇玉珍，是台大外文系的，胡有瑞是政大新聞系的，我

是世新畢業的，說來說去，一句老話，新聞這個行業，是靠自己的實力吃

飯，哪個學校畢業的並不重要，所以世新的校友多年來在新聞界，是以實

力闖出名號。 

 

舍我先生節儉有道 

我又要談到一點，大家都認為老校長很節儉，甚至說他很小氣，這一

點我不同意，中美斷交時，全國各界自動自發的發起募捐運動，支持政府，

各大專院校也都有募捐活動，我們世新才募到 40 幾萬，老校長不滿意，他

說：「你們這些人不愛國，捐了半天才捐 40 幾萬，別的學校都是 100 萬、

150 萬…」，結果他下條子由學校貼了 50 幾萬元，湊足了 100 萬元捐給政

府，大家都非常驚訝，想想董事長平常節儉的不得了，募捐這件事，通常

是多捐少捐都可以，想不到他說太少了，貼了 50 幾萬元捐給政府，這事情

我印象深刻，所以認為老校長雖然平時很節儉，但是該花的錢，他一點都

不吝嗇，而且從這件事，也看得出他很愛國。 

另外，我要講個小故事，我第一次幫老校長編小世界周刊，是民國六

十幾年的事，那時候我在中央日報工作，抽空來學校幫老校長編小世界，

編了一個多月，也不過四、五期吧，他給我一萬塊錢酬勞，那時候一萬塊

錢很值錢，我說能追隨老校長編報，是我的榮幸，怎麼可以要酬勞呢？我

說不要，他堅持要我收下，一定要看到我在單據上簽字才行，結果我把那

一萬塊捐給圖書館買書，在圖書館服務的林達中收到這筆錢後，就打個電

話給我：「魏老師，你的捐款要買甚麼書啊？」，我表示我沒有指定要買的

書，我說：「這樣好了，圖書館缺什麼書，你就買什麼書。」，他說：「魏

老師，我們很希望聽到這句話，因為過去圖書館買書，書單都要經過老校

長親自看過，現在你說缺甚麼書就買甚麼書，那太好了，你要不要看書單

呀？」，我說不用不用，結果林達中這位老兄也很絕，那一萬塊他全部買

了言情小說，瓊瑤的小說啊！郭良蕙的書啊！一大堆都是這種書，每本書

都還蓋上「魏瀚贈」，結果林達中還很得意告訴我說：「魏老師，你知道嗎？

你捐的書借閱率最高。」我只能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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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長的節儉，我在當學生時，就有親身的體驗，有一次我經過以前

那個教室大樓的穿堂，老校長坐在一把椅子上，前面擺了一大堆掃把，一

綑一綑的，做什麼事呢？原來總務處上簽呈，說全校的掃把用了兩三年要

更新，也就是要買新掃把，他說我來看看，老校長要求總務處把所有要報

廢的掃把都綑起來，集中放在穿堂地上，他將一綑綑的掃把打開，一把一

把拿來看，並交代總務組的人員：「這支還可以用！留下來，這隻不能用

了，這隻還可以用…」，經過他篩選後，大概留了一半，省了一半的買掃

把錢，這是我親眼看到的。 

 

小世界周刊的編輯方針 

舍我先生來台早期，為雷震、龔德柏這些在政治方面受迫害的人仗義

執言，像龔德柏的案子，他在立法院質詢政府說：「不殺，不審，不放，

你們到底要怎麼樣？」那時候敢對抗國民黨當局的人寥寥無幾。但是我的

觀察是，舍我先生晚年時變得比較保守，立報後來被別人說是小型的中央

日報，也說立報言論很保守，那時政治上已經解嚴了，各報都開始批評政

府。老先生的轉變，有很長的一個過程，我那時幫他編小世界周刊時，他

在立法院有特殊的消息管道，比如當時的總統嚴家淦（蔣中正去世後，副

總統嚴家淦曾繼任總統）生病，那時總統生病不能隨便見報，雖說老總統

蔣中正去世了，嚴家淦接任總統時間不長，但好歹他就是總統，嚴家淦生

病住榮總，別的報一個字都沒有寫，小世界刊出新聞「嚴家淦微恙，住榮

總」，總統府、新聞局、警備總部通通打電話來，說：「你們怎麼可以隨便

登消息？」，老校長說：「嚴家淦就是在住院嘛！有甚麼不好登的？」，這

些單位也無可奈何。 

當時小世界的同仁用那個短波收音機，收聽倫敦 BBC、美國之音的國

語廣播、莫斯科廣播電台等，當然包括大陸那邊的，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福建前線人民廣播電台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是播報中共中央的消息，福

建人民前線廣播電台是專門對台灣廣播的，收聽這些電台，當時是被禁止

的，那個時代收聽匪區廣播還得了？我們在小世界的辦公裡，公開收聽，

我在幫老校長編小世界周刊時，家裡沒有短波收音機，那時候在台灣，短

波收音機還被管制，不能隨便買，我叫我太太出國的時候，幫我買了一台

很好的英國製的短波收音機，塞在衣服下面帶回來，這台短波收音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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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強，世界各地的電台都收聽得到，那時候收聽大陸中共廣播來改寫新

聞，別的報紙都不敢做，只有小世界周刊這樣做。 

可是後來我發現，對於新聞的處理，老校長自有分寸，他有時候說：

「這個新聞最好不要登，那個消息可能引起困擾……。」老校長是反對台

獨的，他也不喜歡黨外，他在世新任用老師，可以用異議人士，用黨外（後

來的民進黨）的人，可是他在言論、國家立場上，是堅持中華民國的，他

認為一個中國的立場不能動搖。老校長年紀大了以後，變得比較愛國，因

為愛國、尊重國民黨政府，言論也就比以前保守。 

 

舍我校長創辦世新與思想的轉變 

這裡要談老校長當年如何創辦世新，其實就是國民黨的大老黃少谷一

句話，黃少谷對老蔣總統說：「給那個成舍我辦個學校，讓他的精力有地

方發洩，就不會寫文章罵人、罵政府了。」黃少谷那時候是老蔣面前的紅

人，很掌權的，老蔣聽了黃少谷的話，就讓成舍我辦世界新聞職業學校，

世新是這樣辦起來的，黃少谷為什麼替老校長講話呢？因為黃少谷年輕時

是曾是老校長的部下，在北平世界日報做過編輯。 

在戒嚴時期，世新校園也曾發生白色恐怖事件，像曾任編採科主任的

程之行老師、教廣告學的朱傳譽老師，都曾被抓去坐牢，有的一兩年，有

的三五年，過去談這種事是禁忌，解嚴以後，大家還是避諱談這些不愉快

的往事。中廣公司有個名主持人崔小萍，也因為匪諜案，被抓去關了很多

年，講到崔小萍，有個案子到現在為止，還是傳說紛紜，民國五十三年，

有一次國內航線發生空難，在華航之前，只有一個民營航空公司，就是「中

國民航空運公司」（CAT），一架從台中飛台北的班機，在神岡上空爆炸墜

毀，死了好多人，那時候香港電懋公司的老闆陸運濤夫婦（來台灣參加亞

洲影展）、台灣省新聞處長吳紹燧夫婦、名製片人胡晉康、王植波、龍芳

等，都死於這場空難，空難原因無定論，有一傳說，那架飛架被人放了炸

彈，是一個陰謀，但查無實據，最後也就不了了之。 

那個案子，地面上的人都說是空中爆炸，所以推測是飛機上被放了炸

彈，有一說就是廣播公司的記者去採訪，採訪完把錄音機和錄音帶一起交

給另外一個報社的記者，「請你帶回台北，交給公司」，聽說那個錄音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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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炸彈，當然這只是傳說，沒有經過證實。 

崔小萍被了關了好多年，一、二十年吧，後來出獄以後，還做過導播

等工作。還有一個你們更覺得驚訝的，大華晚報的社長李荊蓀，新聞界的

名人，也因為匪諜案被抓了，李荊蓀被抓的時候，連他的老師、新聞界的

前輩馬星野先生，當時是擔任中央社董事長，都去保他，幫他說話：「李

荊孫怎麼可能是匪諜啊？」，要保他出來，調查局、警備總部就拿出李荊

孫和中共中央聯絡的資料，一大堆，馬星野看了一眼，馬上掉頭就走，因

為證據確鑿嘛。 

戒嚴時期，新聞界因為匪諜案風聲鶴唳，包括世新的程之行老師、朱

傳譽老師都被抓，我認為這些案子對老校長的言論尺度有點影響，還是有

些顧忌嘛！那後來等到解除戒嚴，報禁開放，已經解除戒嚴了，你應該不

怕了吧，可是那時聯合報、中國時報言論尺度已經大為開放，一天到晚在

批評政府，立報算是很節制的，而且那時候老校長很特別，對於政府的政

策大部分是支持的，很少有批判；我覺得一個人年紀大了，會有轉變，年

紀大了考慮就多，第二是老校長認為台灣不能亂，那時民進黨已經成立，

台獨的問題也浮現了，加上我們退出聯合國、中美也斷交，一時人心惶惶，

老校長有時會說：「台灣這樣亂還得了，那共產黨馬上就會打過來了，兩

岸要統一，也是若干年後，現在人家大陸沒有要動武，我們自己亂成這個

這樣，政府有些事情做得不好就改進嘛，怎麼可以像這樣動不動就上街頭

鬧呢？」 

 

舍我先生創辦台灣立報的歷程 

我聽出來，老校長的想法和以前不太一樣了，覺得台灣很亂、要支持

政府，於是立報在言論啦、編輯方針啦，各方面啦變得保守。保守也不是

壞事，但是對於辦報來說，沒有加分，只有減分，所以立報剛開辦的時候，

社會各界期望很高，都說：「舍老辦報啦！我們可以看看立報怎麼說！」

等看了立報，喲？怎麼越看越像中央日報了，大家有點失望，聽說聯合報

的老闆王惕吾、中國時報的老闆余紀忠，在立報創辦以後，看了沒多久以

後表示「對我們不構成威脅」，我告訴你們，聯合報和中國時報老闆王惕

吾和余紀忠，過去對舍我先生很恭敬，你看後來成嘉玲董事長對他們這些

報老闆，都不假以辭色，為什麼？立報剛創辦時，聯合報和中國時報都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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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立報，立報辦了以後，他們怕舍老辦的報紙壓倒聯合報、中國時報，第

一個抵制，就是物流業者的發行系統，通通不讓他們送立報，報紙要搞發

行，總要有送報系統、物流系統啊，這些大報的老闆對各地分銷處的人說，

你要送立報，就不給你送中國時報、聯合報，這樣的抵制很厲害，搞得立

報全省的發行一直弄不好，要另外找人送報，又不容易找到。 

另外是廣告抵制，當時廣告商及傳播公司下各報廣告時，幾個大報也

抵制，暗示他們不要下給立報，廣告商和傳播公司後來也發現，立報是個

小型報，無法容納大型廣告，那時候的報紙，已經開發大型廣告，像房屋、

汽車都是大版面廣告，全版、跨版，要不然就半版，立報是個小型報，大

廣告都沒法吃下來，以前的廣告要用鉛字排的，後來都是美工完稿，都是

電子檔案，廣告商或是傳播公司已經做好的一個大版廣告的電子檔，改小

版很麻煩，你只能縮版，但縮了，小字又看不清楚，他也不可能為你一個

立報，另外專門做一個小的四開版面的廣告，結果立報就拉不到廣告；發

行做不好，廣告又拉不到、立報就起不來啦！ 

所以聯合、中時，都曾經抵制過立報，那時自由時報還叫自由日報，

還不成氣候，中央日報沒有抵制，也沒有條件抵制，對於聯合報和中國時

報抵制台灣立報，老校長也很生氣，你們去問問早期在報界的人，大概都

知道這件事情。 

老校長晚年時，終於解除戒嚴了，讓他一償辦報的宿願，其實在報禁

未開放前，老校長也差點辦成了一個報紙，你們可能都不知道，過去台灣

只有一家英文報紙，就是英文中國郵報 China post，後來新聞局奉指示，決

定開放再辦一家英文報紙，這就是英文中國日報 China News 的由來，但是

如果只准增辦英文報，不准辦中文報，怕外界會講話，於是就同時要開放

辦一份中文報，也就是要多發兩張報紙的登記證，放眼台灣當時最有資格

辦報的當屬成舍老，於是中央黨部負責文化宣傳工作的陶希聖先生，打了

一個電話給舍老，要他趕快準備辦報，也就是準備讓成舍老的世界日報在

台灣復刊，當時新的英文報，要給鄭南渭辦 China News，中文報就是給成

舍我辦世界日報，可是這個案子送到那個老總統蔣介石面前，他一聽說成

舍我要辦報，馬上就否決了，也許老總統對成舍老的辦報風格有所忌憚，

他說，不能讓成舍我在台灣辦報，結果批示下來是，China News 可以辦，

中文報的執照仍然不開放，這件事就胎死腹中，那個時候如果老校長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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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成了，一定會成功，甚至超過聯合報、中國時報，因為那時報禁沒有開

放，不會有一堆的競爭對手，等到民國七十七年報禁開放，哎呀！報紙一

大堆，辦新報紙變成吃力不討好的事。 

我後來有點難過的是，舍老高齡辦報，創辦立報後，他的健康情況開

始走下坡，有一次他病了一段時間，住在新店花園新城，春節時我去拜年，

師母韓鏡良老師在客廳接待我，她說老校長在裡面休息，我說那就不要打

擾他，說我來過了就行了，老校長在房間裡面聽到我的聲音，就說：「魏

瀚來了？叫他進來，叫他進來…」，我就進去了，他躺在床上，精神不太

好，床邊有一個用藤條編的像個貝殼的小椅子，他說坐坐坐，我就坐在小

椅子上，他說：「我年紀大了，精力不夠了，身體也不好，你說說看，這

個立報為什麼辦不起來？別人都跟我說些好聽的話，你告訴我實話。」，

我想了一會，也只好實話實說，我說：「校長，現在整個報業的生態跟以

前不一樣了，現在的立報，言論各方面，批判性不夠，聯合報、中國時報

不但內容煽色腥，罵人罵政府，也是毫不留情；第二個，報業市場已被壟

斷，聯合、中時壟斷大部分報業市場，中央日報另有固定的財源和訂戶派

銷，立報要打出一片天，不太容易，還有一點，你的小型報在大陸辦得成

功，在台灣不好辦的原因是，受制於版面，拉不到大廣告。」老校長聽了

半天沒有講話，後來他只承認一點，就是小報拉不到大廣告，他說，這個

發行做不起來也很奇怪，明明可以做發行，銷路就是拉不起來，我說聯合

報、中國時報抵制你嘛，對不對？他點點頭。我又說：「校長，你回想以

前大陸時期辦報，那時候言論管制多嚴重？你冒著生命的危險，在軍閥時

代，罵軍閥，在國民黨時代，罵國民黨，共產黨還沒有來，你就罵共產黨，

這種報紙自然大家愛看」，他說現在政府做得不錯嘛，也沒甚麼好罵的，

那時候是蔣經國時代，政治、經濟和國家建設都還不錯，不像現在亂糟糟

的，老校長說，我們要言之有物，該罵的罵，不該罵的就不能隨便罵。 

那次談話以後，我又到醫院看過他老人家一次，後來老校長就去世

了。我對於那次在他花園新城的家裡，坐在他床邊和他談話，印象非常深

刻。那天走出老校長的寓所時，韓老師還跟我講：「今天有七、八個人來

拜年，都沒有進房裡去，只有你，老校長聽到你的聲音，就叫你進去了。」，

我還致歉說：「對不起，我嗓門大，吵到老校長了。」，老校長對我是真的

是特別好，我到現在還很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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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世新同仁 

老校長也很關心同仁的生活，我去幫他編小世界時，車子就停在新聞

大樓的旁邊有個小停車場，那個小停車場有個鐵門，有一次編報編得很

晚，工友走的時候，就把鐵門給鎖了，等到我編完報，因為鐵門已鎖，車

子開不出去了，我只好叫計程車回家，第二天去編最後消息，和老校長聊

天時順口提到：「我昨天編完小世界，回不了家。」，他說為什麼？我說車

子被鎖在院子裡，老校長聽了，把那個工友罵了一頓，，他說：「人家編

報這麼晚，很辛苦，你把鐵門鎖起來，人家車子開不出去，回不了家，你

看到有車子在，鎖鐵門以前，至少要先打個招呼嘛！」我隨便一句話，害

得工友挨罵，心裡有點過意不去，但從這件小事，顯示老校長很關心同仁

的生活細節。 

 

協助編輯《小世界》周報 

舍我先生令人敬佩之處，是仔細又專業，我追隨他編報，自認已非常

小心仔細，但是舍老用放大鏡看我編的版面大樣，仍可挑出毛病。他找我

幫他編小世界的時候，我在中央日報編第一版，他見到我第一句話就說：

「聽說你在中央日報編第一版？」，我說對。他說：「中央日報第一版不好

編吧？」我說：「壓力很大」，那時蔣中正老總統還沒去世，天天有人讀報

給他聽，首先就讀中央日報第一版，我當初被總編輯調去編第一版時，我

父親都很反對，他說：「你不要去編那個第一版嘛！別的版面都可以，你

幹嘛去編那個第一版，中央日報第一版出了錯，警備總部都會找你的。」，

那時還沒解嚴，言論仍受管制，可是總編輯指定要我編，我也沒辦法拒絕，

舍我先生對我說：「你能編中央日報第一版，那你就來幫忙我編小世界第

一版」。 

舍我先生那時眼睛不太好，小世界要人幫忙。別人幫他編，他有時不

是很滿意，之前是荊溪人、黃仰山等，他們都是新聞界的前輩，也是編務

老手，那時候的標題，都是梯型排列，主題對稱，兩行或三行，整組標題

胖胖的，老校長下的標題最多兩行，而且長短不一，瘦瘦長長的，和一般

報紙的標題不同，現在的報紙的標題，也流行這樣兩行或者一行，不一定



12 
 

要對稱，很少見到胖胖的標題了。老校長做的標題，我一看就很明白，小

世界是小型報，第一版沒有多大，要放很多新聞，如果都做胖胖的標題，

非常佔版面，我就學老校長那種做標題的方式，前面一個肩題，後面一個

主題；或是前面一個主題，後面一個子題，我做這種簡單式的標題，他看

了很欣賞，覺得抓到他的精髓，當然在下標的文字運用上，我也十分用心，

老校長很喜歡；我從哪裡知道他欣賞我呢？是他的司機告訴我的，有一次

他的司機私下告訴我，老校長在車上跟他的太太聊天時說：「編來編去，

只有魏瀚編得最好。」 

從什麼地方看出創辦人的仔細呢？以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首領叫

阿拉法特，有一則新聞，有四個地方提到阿拉法特，前面三個都是阿拉法

特，最後一個寫成阿拿法特，音同字不同，我一眼看過去，沒有發現用字

不同，卻被老校長看出來了，他說：「外國人的譯名要統一，不可以前後

不一喲！」他連這個都看得出來，真令人佩服。他不僅僅是看標題，而且

還看內文小字，老人家用個帶有手電筒的放大鏡看大樣，不放過任何一個

細節，年紀那麼大了，還那麼敬業，要求那麼嚴格，我幫他老人家編報時

真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承蒙他老人家認為我編報編得不錯，我真是受

寵若驚。 

那時候在小世界周刊工作的同仁有傅家齊、黃彬發、丁冠芬、張月娥

等，現在只有一個丁冠芬還在學校服務，傅家齊傅老師在小世界時間最

長，他也有一段故事很特別，他單身來台，在世新服務多年，他在台灣始

終沒有結婚，等到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以後，他回到山東老家，他年輕時在

大陸娶的太太也堅持未改嫁，白髮高齡的夫妻分別近半個世紀後，團圓重

聚。開放探親後沒有幾年，傅老師葉落歸根，回到山東老家定居，跟他老

妻又重建家庭。 

 

協助成露茜社長辦《立報》 

早期在立報服務的同仁有安強、賴明佶、盧幹金、黃仰山、徐君武、

林熙治，有的是世新校友，有的不是，我對董事長唯一覺得虧欠他的，是

當初他辦立報的時候希望我回來幫忙，給我的職務是總編輯，我那時候在

中央日報是副總編輯，可是我當時沒有回立報，原因有兩個，第一個原因，

中央日報規定同仁服務要滿 25 年才可以退休，才可以拿退休金，那時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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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是 22 年，這個時候如果離開中央日報，報社最多發給你三個月的慰問

金，退休金全部泡湯，我太太極力反對，因為只差三年，就滿廿五年了，

可以領退休金，現在離職，這廿幾年就白做了；第二個原因是那時候我身

體不太好，是心臟方面的問題，因為壓力的關係，那時候常常到台大醫院

去看醫生，經診斷後是心律不整，中央日報的工作做久了，壓力不大，如

果回立報擔任總編輯，壓力一定很大，我怕身體無法負荷。 

現任董事長成嘉玲，後來還對我說：「老校長辦報時找你來幫忙，你

都不肯幫忙….」，我說不是不肯幫忙，中央日報年資未滿，自己身體也不

好，的確有為難之處。那時候沒有回來，老校長有點失望，後來就找了安

強、賴明佶等人。後來立報沒有辦起來，大家都意興闌珊，這些人也就先

後退了。我要說句坦白話，我當時如果犧牲退休金，從中央日報離職，到

立報來做總編輯，可能還是徒勞無功，因為我一個人的力量不可能把立報

辦起來，台灣整個大環境已經和老校長當年在大陸辦報不同，當年別的報

紙不敢講話，只有老校長的報紙敢講話，敢批評，世界日報、上海立報都

能夠辦得起來，台灣開放報禁後，各報的言論都非常開放，非常尖銳，台

灣立報沒有當年的時空背景，在各大報的夾縫中，很難辦出一個有特色的

報紙。所以我真正對立報有點貢獻，是在後期的時候，老校長去世後，成

露茜接辦立報，請我做顧問，幫忙立報搞電腦化，換系統，露茜社長不在

台北時，請我代班，我襄助露茜社長做了一些事。 

我在立報任顧問的那段時間，一方面在中央日報做副總編輯，後來做

總編輯，而且還在兼課，但是每個禮拜都還來立報開社務會議，提了一些

意見，也做了一些事。露茜社長有個性、有她的主觀看法，在立報工作過

的人，有些人和她處不來，又離開了，但是她對我始終很好，所以我全力

投入，我也不要多好的待遇，我最早是每月拿車馬費兩萬元，後來立報財

務情況比較緊，我自動將車馬費降為一萬元，一萬塊扣掉訂報費，才九千

多塊，我從未計較，露茜社長走了以後，我擔任副社長代理社長時，很長

一段時間還是拿車馬費兩萬元，我對學校、對立報，始終是懷抱一種奉獻

之心，舍我先生對我有知遇之恩，我應回報世新和成家，這是我今天還在

立報服務最重要的原因。 

這些年我看了很多世事的改變，人事的滄桑，我也不意名利，以我的

年齡來說，應該退休了，至於還在立報工作，只能說是 Lucie 和成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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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很好，這麼多年，我能幫忙就儘量幫忙，露茜去世那天，我趕到台大

醫院，成嘉玲董事長見我第一句話：「魏瀚，Lucie 走了，立報你要幫忙看

著。」我說：「好，董事長不用擔心。」，我義不容辭，毫無推託的餘地。

談到這裡，我真的對露茜社長的去世感到難過和不捨，Lucie 一個人擔任那

麼多工作，雖說她能者多勞，但是她的缺點就是事必躬親，我跟她說，有

些事交給別人管，不要事事勞力煩心，舍我紀念館啦、傳播學院啦、台灣

立報啦、傳記文學啦，社發基金會啦，一大堆事忙得要死，我和她說，妳

專心管一兩個單位就好了嘛！她不行，她說她的個性就是這樣，很多事放

不下心，結果身體都搞壞了，連養病時都沒有充分休息。 

好啦，現在露茜真正擺脫了，一句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露茜

社長去世後，成董事長對她留下的工作後，明快指示，舍我紀念館嘛，那

個曉南啊，你管舍我紀念館，立報呢，魏瀚你來，社發基金會，就由曉鵑

負責，傳記文學，找溫洽溢，工作一分派，大家都盡心盡力做事，每一個

單位都運作得很順暢，董事長就輕鬆了。 

我為何談這個呢？這也有一段閒話，這麼多年對世新也好、對立報也

好，我是懷著一種回饋之心、奉獻的心，也有人說些風涼話：「唉喲！魏

瀚，你熬出頭了，當立報社長了」，老實說，我從未想過要當立報社長，

也不認為當立報社長有什麼了不起，我對外非常低調，報業公會、記者公

會還是請陳秀鸞代表立報去參加，因為 Lucie 以前也是請陳秀鸞去，露茜

社長去世時，陳秀鸞跟我說：「Lucie 走了，社長，那個報業公會和記者公

會的理監事，你要不要自己做？」，我說還是請她做。我真的是來做事的，

不是來做官的，現在學校經費很困難，面臨少子化的衝擊，下年度有沒有

預算來辦立報都有問題，就只能硬著頭皮撐下去。 

 

考進世新及初進職場的歷程 

我在世新念書的時候，第一個學到的是自由的風氣，不畏強權，敢講

話，我父親就跟說：「你的個性本來就有點叛逆，現在做了舍老的學生，

將來進了新聞界，我有點為你耽心。」，後來我進了中央日報實習，最後

留用。我們好幾個同學在中央日報實習，功課好的才能到大報去實習，我

本來想去聯合報，但聯合報沒有去成，就去中央日報，在中央日報實習是

很實在的，每天要交稿、寫日誌什麼的，我的稿子寫得不錯，曾受到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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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當我們一個月實習結束的時候，當時的中央日報採訪主任汪有序就跟

我說：「你如果當完兵不出國的話（因為我那時想去美國念書），可以來找

我，但我沒有把握一定給你機會。」，我就記著這句話。 

到我服完役，退伍以後，本來要想出國唸書，可我父母親年紀大了，

我們家只有三兄弟，兩個哥哥都在美國，我一出國，家裡就沒有人照顧父

母了，那時候我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們連換個電燈泡都要我來幫忙，一聽

說我要出國，就說：「兩個哥哥暫時不能回來，你要出國，家裡誰來照顧

呢？」，一方面這是個原因，一方面呢，老實說，我不是很愛念書，想到

去美國深造，也有一點畏怯，我告訴你們啊，世新的學生很有意思，臥虎

藏龍，真正喜歡念書的人，不太多，你看這世新校友不管是廣電啦、編採

啦這些人啊，大部分人都很有才華，念書方面，大部分同學不是很喜歡念

書，念書念的好的，功課好的人就到台大、政大去了，到世新來，大部分

是考試分數不理想。 

我告訴你們，大專聯考時，我的國文、三民主義都考得不錯，我數學

考幾分呢？才四分，你都不相信吧？只有四分，一個科目只考四分，那總

分怎麼高得起來呢，我的數學很差、三角幾何都不會，這四分怎麼得的？

只畫了個幾何圖形，畫是畫對了，但是不會寫公式求證，閱卷者就給我四

分，而且我告訴你一件好笑的事，我考數學的時候，題目難易都看不懂，

那一年我能吊車尾考進世新，是因為那一年的數學特別難，數學好的考生

沒有佔到便宜。 

我印象很深，那年的數學就只有八題，我只看懂了一題，畫一個圖，

我的一個高中同學，在考場坐在我的右前方，我看他考卷寫得滿滿的，我

心裡想，唉喲！完了，他的數學也很爛，他寫得滿滿的，我都沒有寫，今

年的數學應該是很容易吧？我都不會，等到一出教室以後，那些建中、附

中的學生都說，今年數學題目好難哦！我就問我那個同學：「欸！你怎麼

寫得滿滿地？」，他說：「我一題都不會，沒有辦法，每個題目抄了四遍，

八題抄了三十二遍，然後最後寫了一句話，老師，請看在同情的份上，給

我一點分數吧。」，但是拿到成績單時，他還是得零分，閱卷者一分都沒

有給，我畫了個圖，給我四分。 

我服完預備軍官役，暫時沒有出國計畫，我就去中央日報找汪有序，

他那時他從採訪組主任改調地方組主任，他對我說：「我現在調單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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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進不了採訪組，我的職權範圍是在地方組。」我說，我不出國，是因為

家裡有年長的父母要照顧，那能不能就在台北附近當記者，他說：「台北

附近？新店有個老記者，表現不佳，我準備換掉他，也許這是個機會。」

真的，那個人後來就去職了，我就去新店地區擔任地地方記者，後來表現

不錯，調到採訪組當記者，一步一步這樣爬上來，怎麼進中央日報？就是

實習留用，還是要感謝在世新，受到專業方面的培養，文筆的磨練等。 

世新好多早期的校友都很傑出，你看那些在新聞界、影劇界、文藝界、

廣電界，表現出色的非常多，當年在學校裡面就看出來，不少同學很傑出，

臥虎藏龍，像陶曉清、林清玄等，廣電界、影劇圈就不用多說了，我在學

校時也很出鋒頭，當選過全國青年代表，代表世新參加民國五十一年的青

年節籌備會，那不容易的，每個大專院校，只有一個代表，擔任全國青年

代表很神氣，拜會各單位、到金門前線訪問，老總統蔣中正還接見，我真

笨，那時候救國團的人說：「你是世新畢業的，那你就負責照相吧！」，我

也喜歡照相，負責照相就照相了，總統召見的時候，一個勵志社的胡崇賢，

一個我在照相，全體青年代表和總統合照，我自己卻沒有入鏡頭，有點遺

憾。 

 

在《中央日報》任職的回憶 

在中央日報編第一版的時候，不但壓力很大，還要非常仔細，有一次，

總統府發出總統文告要各報刊登，我在看稿的時候，養成一個好習慣，不

管是誰的稿子，都會仔細看，總統府印得很漂亮的總統文告，我也是一個

字一個字看，其實印好的總統文告，直接發排就可以了，我這個人也算龜

毛，一字不漏的看，結果看到有個錯字，明顯的錯字，我跟總編輯講：「總

統府發的總統文告有個錯字，你看看。」，總編輯說：「總統府發的稿子，

他們自己看過多少遍了，錯字就給他錯吧！」，我聽到大吃一驚，我說：「這

個怎麼可以呢？錯就讓它錯？明天登出來會鬧笑話的。」總編輯再看看那

個錯字，也覺得的確有問題，後來叫採訪主任打個電話給總統府，那時已

經晚上八、九點鐘了，總統府公關室只有值班人員，值班人員打到為總統

代筆寫文告的先生的家裡，總統府的人對他說，有個中央日報的編輯說你

寫的總統文告中有個錯字，那位著名的評論家倒還頗識大體，一問清楚

後，馬上說「對對對，是個錯字，那要改！要改！要改！」，這下子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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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人仰馬翻，第一個電話打到中央社，請中央社趕快更正，然後又分

別打電話給各報社訂正，總統府公關室第二天曾打電話給中央日報致謝。 

我擔任編輯組長時，有一天中央日報第一版出了個錯，排字房的那個

拼版師傅被叫到警備總部，關了三天，還好後來還是被放出來了。那天的

中央日報第一版的頭條新聞是「中央人事制度改革方案」，那時候還是鉛

字排版，文稿排好後，校對也校過了，但是在拼板的時候，那一整塊頭條

由檢排推車上，拿起來放到拼板檯時，嘀！掉一個鉛字，拼版師傅就從地

上撿起來一個字來放回去，可是地上鉛字很多，他撿錯了一個字，那個頭

條新聞已經校對過了，就不再改了，而且拼好版看大樣時，編輯或者總編

輯只看標題，內文小字很少再去看，當然標題是沒有錯的，小字有個字卻

換掉了，第二天印出來的報紙，錯了甚麼字呢？「中央人事制度改革方

案」，掉了一個「人」字到地上，撿起來的一個字，是個房間的「房」字，

於是中央日報第二天的頭條新聞，一開頭就是「中央房事制度改革方案」，

不得了，開了大玩笑，有關單位澈底調查，記者的原稿沒錯，他寫的是「中

央人事制度改革方案」，校對的小樣也沒有錯，咦？怎麼印出來是錯的？

問到那個拼版師傅，他說拼版的時候，掉了一個字在地上，就順手在地上

撿了一個字放回去，警備總部的調查人員第一反應說：「匪諜！一定是匪

諜！開玩笑嘛，哪個字不好撿，偏偏要撿這麼一個字。」警備總部把他叫

去問話，而且講明了要準備換洗衣物，他老婆為他整理牙膏、牙刷、衣服，

換洗用品都帶了，以為要關很久，還算運氣好，這個人的背景非常單純，

從祖宗八代查起，也查不出一點毛病，問清楚後，關了三天才放出來，中

央日報仍因他工作出了嚴重差錯，記了他一個大過，這類事情在中央日

報，所在多有。 

做為一個編輯，無論編哪一版，甚麼時候會出狀況，自己也不知道，

當然，第一版是一個報紙的門面，是不能出錯的，你標題下得不好、或者

是文稿有什麼問題，有時沒有收尾，或者有甚麼錯誤，別的版面比較無所

謂，更正一下就是了，中央日報第一版，代表國民黨政府，所以編第一版

風險較高。但是我也很坦白跟你們講，編第一版也是我在中央日報升遷的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做記者如果做得好的話，就可以說升副主任、主任、

我很早就由記者轉任編輯的原因，是因為我太太也當中央日報記者，我們

兩個人在同一單位，我跑黨政要聞、她跑外交新聞，不但在同一個辦公室

上班，採訪主任還把我太太調到我對面坐，搞得我很不自在，那時候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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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在世新兼課，我就決定不做記者了，改做編輯，因為我在採訪組要

升遷也很難，當了編輯以後，編過很多版面，像文教版啦、影劇版啦、財

經版等，好多版面，後來因為表現不錯，總編輯就調我去編第一版，我本

來也不想去，但是他叫你編你就得編，前一任的一版編輯調升為副主任，

我編了若干年也是先升副主任，副主任做了幾年就升主任，再來就副總編

輯；如果我沒有編第一版，我可能在各版轉來轉去，要升遷就恐怕很困難，

編了一版以後，是對你的能力、工作表現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考驗，所以

那個時候編過第一版，是我在中央日報能夠逐漸升遷的一個很重要的資

歷。 

我是世新校友第一個進中央日報的，可是後來世新的校友在中央日報

工作的非常多，我為學弟學妹們開了一條路，甚至報社內別的學校畢業的

同仁說，我們在搞甚麼世新幫，其實我從未有這個念頭要拉幫結派，那時

候報社有位同仁陳正毅，也是世新畢業的，他說：「魏學長，我們組個中

央日報世新校友會好不好？」，我就說不宜，別人會以為我們搞小圈圈，

可是後來中央日報世新校友的確蠻多的。坦白說，新聞工作是憑實力吃飯

的，過去曾經有個政工幹校畢業的人，他的父親是蔣經國面前的紅人，這

個年輕人靠他老爸，被介紹到中央日報當記者，做了沒有幾個月，就做不

下去了，老是被採訪主任罵，老是被編輯嫌寫的甚麼爛稿子，其實這位記

者人不壞，可是實力不好，就算有老爸的背景也沒有用。 

其實我在中央日報做得最成功的一項職務，是執行副總編輯，就是首

席副總，為什麼自認為做總編輯不是很成功呢？很多因素，第一個，總編

輯要對很多新聞作決策，用或是不用？要做多大的標題？佔多大的版面？

除了新聞專業外，還有政治上的考量，也就是俗稱的報紙的立場，編輯的

政策，甚到報社老闆的心態，都要有所掌握，這一點很難，也很煩，第二

個，我做總編輯時的時空環境，有點複雜，那時候蔣經國剛去世，李登輝

接任總統，後來又做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的言論主張，有些我不是很認同。 

我還吃一個虧，是受我老哥的影響，我的大哥叫魏鏞，留美的政治學

博士，學問不錯，做過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也做過立法委員。1990 年，

也就是民國七十九年，國民黨內部發生「二月政爭」，黨內分成所謂的主

流派與非主流派，這個政爭發生在國民黨在中山樓召開的全會上，當時國

民黨要推選下一任總統候選人，擁護李登輝的主流派，怕夜長夢多，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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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照以前老蔣和小蔣的方式，用起立鼓掌方式來推舉候選人，非主流派人

士認為，現在是什麼時代了，怎麼還要用以前那種威權時代，用起立鼓掌

方式推舉候選人，應該要以投票方式，選出大家認為理想的人選，那時候

李登輝在黨內不已經是那麼有人望，大家想把林洋港推出來，如果用票選

的話，林洋港得票會壓倒李登輝，據了解，李登輝心裡有數，連退選聲明

都已經寫好了，當時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宋楚瑜，突然挺身發難，說

我們黨內有一些人在搞陰謀，我們應該鞏固領導中心，大家不要搞票選，

結果最後還是採鼓掌通過的方式，推舉李登輝為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宋

楚瑜繼蔣經國去世後的中常會上，臨門一腳，把李登輝推上黨主席的寶

座，又在中山樓臨門一腳，保住了李登輝繼續當總統，但是後來李登輝卻

翻臉不認人，因為怕宋楚瑜那個省長，光芒蓋過總統，而用精省、凍省來

箝制他，兩人從此反目。 

二月政爭之後，李登輝把黨內那些非主流派，恨之入骨，被列為非主

流派者，包括什麼林洋港啦、蔣緯國啦、趙少康啦、張豫生啦，魏鏞啦，

通通遭到秋後算帳，這件事也不能講太多了，不講了。反正後來李登輝聽

說中央日報總編輯是魏鏞的弟弟，心裡也是不舒服的。老李的台獨思想早

已顯現，我當總編輯時，李登輝在一個場合講了一句話：「經營大台灣，

建立新中原」，當天為了中央日報第一版頭條新聞的標題怎麼做，我跟社

長爭執了半天，我說：「經營大台灣」這個理念很好，可以強調，至於『建

立新中原』，我認為有點小問題，俗話說：「群雄並起，逐鹿中原」，中原

應該是講中國大陸，台灣這麼小的地方，建立什麼中原？建立新中原就有

建立新國家的意思，所以我做的標題是：「李總統強調經營大台灣」，我們

那個社長說，應改為「李總統強調建立新中原」，我對社長說，建立新中

原不是隱含台獨思想嗎？他說：「魏瀚，你怎麼這麼笨呢？老李就是這個

想法，你做建立新中原的標題，他就會很高興。」我忽然有個領悟，識時

務者為俊傑，我就是不識時務，這個中央日報總編輯我是幹不長的，我也

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萌生退意，這個過去的事就不多談了。新聞專業有時候

是行不通的，每個人也有每個人的政治理念，既然我的政治理念和當權者

不同，就必須知所進退，這是我請辭中央日報總編輯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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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參加中央日報電腦化策進小組 

協助推動報社電腦化 

談到個人的專業研究方面，第一個是 1980 年我應美國國務院邀請，以

傑出新聞人員年度當選人，去美國研究考察一個月，全部由美國政府出

錢，我那個時候是考察美國的新聞事業和新聞教育，重點就是報業電腦

化。第二個是推動台灣的報業電腦化，台灣報紙實施電腦全頁組版，我是

先驅者。後來各報請我當電腦顧問，協助他們進行電腦排版、學校方面像

小世界、立報，更新電腦排版系統，我都出過力。 

中央日報從鉛字排版到全面電腦化，我全部都參與了，過程長達十多

年，民國七十年代，報業推動電腦化在初期遭遇很多困難，當年我在中央

日報推動記者用電腦寫稿，就遇到很大的阻力，記者用筆寫稿成了習慣，

不想學電腦輸入的人很多，我就想到在編輯部貼個大字報，就是一大排通

過與沒有通過的名單，我們有一個電腦教室，隨時辦測試，通過的標準是

每分鐘打三十五個字，這個標準現在看來不算高，當時大家覺非常難，通

過的人就排在右邊，未通過的就排在左邊，這個名單不斷變動，左邊的名

單越來越少，右邊的名單越來越多，很多編採同仁反對貼大字報，認為會

造成同仁的壓力，有些人面子上掛不住，我跟當時的社長說，你不貼大字

報，電腦化就推動不了，這個大字報對抵制和抗拒用電腦的人，造成很大

的壓力，不過也的確收到效果，到後來未通過的人寥寥無幾，當然也有所

謂的死硬派，就是不肯學電腦，也有少數人轉到其他單位，甚至辭職，但

絕大多數的記者和編輯都學會用電腦輸入。 

我後來又要求編輯自己用電腦組版，剛開始很困難，因為電腦組版的

確很複雜，比電腦打稿難多了，組版的軟體有很多功能，要記住而能熟練

操作，確實要花不少時間，但電腦化是時代潮流，台灣立報也是最早推行

編輯自己組版的，根本沒有請過組版員，當年聯合報有相當長一段時間，

一直有組版員，這些組版員原先大多是貼版的美工，後來改成電腦組版

後，他們就轉任電腦組版員，他們為了保持工作權，怕編輯自己學會電腦

組版，所以工會要求編輯不准碰滑鼠、不准碰鍵盤，他們怕編輯搶了他們

的飯碗。我那時在中央日報推動電腦化，有人說我是 Killer（殺手），先「殺」

掉那些排字工人，再「殺」電腦輸入員，再「殺」組版員，這裡說的「殺」，

就是裁汰的意思，其實排字工人不是完全被裁退，學會電腦能轉電腦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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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讓你轉業，別的報有的是全部不要，可是我給他們轉業。 

民國 75 年到 77 年那段時間，各報起初都大量聘用輸入員打稿，打記

者寫的稿子，報業電腦化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推動記者用電腦寫稿，等記

者能用電腦寫稿後，各報的輸入員就大量的被裁退，只剩下幾個打字打得

很快的。像立報，現在還有一個專業的輸入員，叫李美呅，她專門打字，

有的主筆像蔡建仁的手寫稿，不幫他打不行，有的老先生寫的文章也要重

新打字，有些文稿要轉檔，不好轉的就重新輸入。別的報社也是留少數幾

個高手，打字快得不得了，其他的輸入員通通不要了。那時候報社的外地

記者，也要學會用電腦寫稿，報社只收電腦稿，傳真和手寫稿不接受，有

些記者年紀大了，學不會用電腦，每天用筆寫好稿後，叫自己的兒子、女

兒幫忙用電腦打，打好再傳到報社。反正報社就只接受電子稿，不接受手

寫稿。 

報紙推動電腦化的第二個階段，就是推動編輯自己組版，我在中央日

報那時候，專業的組版員一個晚上可以組三個版，晚上依時間先後，先組

個地方新聞版、再組個體育版、影劇版，最後組第一版或第二版的要聞版，

一個晚上組三個版面，待遇多少呢？那時就要兩萬五到三萬元，我推行電

腦組版的時候跟社長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們訂個規定，自己組版

的編輯，每個月發五千塊組版津貼」，那時五千塊很多的，老闆說為何給

那麼多錢？我告訴他：「一個組版員，一個月拿報社薪水兩萬五到三萬，

她一個晚上只組三個版，我今天如果推動編輯自己組版，一個版面五千

元，三個版面才一萬五，報社還是省錢啊！」，後來也就公布辦法，自己

組版的編輯每月多發津貼五千元，大家紛紛學著自己組版。 

編輯後來為何喜歡自己組版？一方面是可以多拿錢（五千塊那時候很

值錢），第二是自己組版可以不受組版員的氣，因為一般編輯組版老是喜

歡改來改去，組到一半又要重新組，組版員有些脾氣好的，還可以讓你改

來改去，脾氣不好的，你剛剛組好一部份，又要重組，她就會不高興，有

時改版面，又要換標題，不斷的弄來弄去，組版員就煩了，給你臉色看，

講話口氣很壞，編輯和組版員之間甚至會吵起來。編輯自己組版，就可以

不受組版員的氣，自己組版可以多拿錢，又可以不要受氣，大家更樂於自

己組版。但是也有缺點，有些編輯動作慢，又喜歡改來改去，會耽誤時間，

我當時有個規定，你這個版幾點鐘開始組的，基本上 40 分鐘要組好一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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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一個小時組好一個大版，不能拖拖拉拉像玩電動遊戲一樣，後來熟練

以後，就越組越快了，半個鐘頭可以組好一個版。 

中央日報推動編輯自己電腦組版後，記者用電腦打稿，編輯用電腦組

版，甚至做點美工、校對也不用了，裁掉了一大堆人，連社長都把我叫去

說：「你很積極，替報社省了不少的人事費，可是人家說你是 Killer，有人

在質疑，報社到底要裁員裁到甚麼程度呢？連美編都可以裁嗎？」，我說：

「沒錯啊，簡單的美工，編輯自己做，功力強的美編只留一兩個，像影劇

版、副刊那些美工比較複雜的，用到美工軟體 Photoshop、coreldraw、

Autocad、Pagemaker 較多的版面，專業的美編留一兩個人就好，其他的小

的美工，編輯可以自己做。」，社長說：「那你的意思以後編輯部只剩那些

人呢？」我說：「美國報紙的編輯部最後只剩兩種人，記者與編輯，其他

的人可以省了，輸入員、組版員、校對、美編都可以逐漸淘汰，最後只剩

下記者跟編輯。」 

中央日報排除萬難，採用了電腦全頁組版系統後，聯合報邀請我去演

講，除了編輯全部參加外，好多組版員都來了，編輯坐在前面，組版員坐

在後面，在提問題時，後面的人問題比前面的多，後面的組版員問說：「編

輯能夠自己組版嗎？」，我說當然可以自己組版，為什麼不能？他們說「編

輯是文人啊，怎麼做技術工作？」我就說世新校長成舍我先生有個校訓：

「德智兼修，手腦並用」，後一句話「手腦並用」，就是說新聞工作者要動

腦也要動手，哪有編輯不能自己動手的？我說明美國的報紙，都是編輯自

己組版，他們說「美國的報紙比較容易編啊，中文的報紙比較難」，我又

解釋中文報紙組版並不難，現在中文報紙組版軟體的開發已經很成熟，學

起來並不困難，而且時代潮流是報紙全面電腦化，強調編輯自己組版，勢

在必行。 

這次的演講和座談的結果，造成聯合報的一些困擾，他們報社的工會

事後發表公開聲明，編輯不能自己組版，以保護組版員的工作權。那時候，

中央日報的編輯有人跳槽到聯合報當編輯，這位小姐在中央日報都是自己

用電腦組版，每個月都可以拿五千塊組版津貼，到了聯合報，待遇比中央

日報好，卻不能自己組版，兩家報社用的同樣的系統，都是北大方正系統，

但是這位編輯要自己使用電腦組版時，那個組版員說，我們工會有個規

定，編輯不可以碰滑鼠，不可以碰鍵盤，你碰了就剝奪我們的工作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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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那位編輯打電話給我說：「聯合報配給我的那個組版員，組版功力沒

有我好，組版的基本巧都不太會，還要我教他，可是我就是不能碰電腦，

不能組版，因為工會要保障他的工作權」。聯合報拖了好久，才把這個問

題解決，中國時報也有過這類的問題。 

自由時報改得最晚，自由時報老闆就是不肯改，咬著牙撐，別的報紙

都採用了電腦全頁組版，自由時報還在貼版，每天晚上貼版員一大堆在那

裡貼版，最後還是抵擋不住潮流的趨勢，同時人事包袱太重了，只好改電

腦組版，因為採用電腦組版可以節省很多人事費，但拖的時間長達十幾

年，中央日報是民國 77 年就電腦組版了，自由時報到民國 90 年有的版面

還是用貼版的，至少晚了十幾年。  

談各報電腦化的過程，也是顯示當初我們世新和小世界，乃至後來的

立報，在排版電腦化方面，比很多報社做得更早，一方面舍我先生很有眼

光，也很有魄力，為了推動電腦化，花了很多錢。 

 

《小世界》周刊更換電腦排版系統過程 

 

舍我先生用錢是用在刀口上，為了增添教學設備，常有大手筆的購

置，當初《小世界》周刊從鉛字檢排，改用打字排版加照相打字標題，已

花了不少錢，後來又捨棄打字排版，改買電腦排版系統，好像花了一兩百

萬元，詳細的價格我不太記得了，那時買的是日本「寫研」公司產品，中

央日報在推動電腦化初期，也差一點也買了「寫研」系統。 

「寫研」是日本的排版公司，那種電腦排版不是自動化的，他們採用

的系統叫 Offline，與 Online 系統有別，Offline 叫做離線系統，離線系統就

是用磁碟片，抽出抽進，每個機器都是各自獨立的，這台機器是輸入的、

那台是輸出的、這台機器是排版的，這種系統稱為 Offline；我推動的電腦

化排版系統（指中央日報），是叫 System Online，所謂是連線系統，連線系

統就是資料通通在一個伺服器上跑，在早期 PC 尚未流行，用 System Online

操作時，每部電腦都是 Work Station，即網路工作站，我們現在講網際網路

叫 Internet，報社內部網路就是 Intranet，就是 Online 的系統，從輸入到改稿、

組版、到輸出，文稿在一個系統上跑，這在現在不稀奇，早期硬體設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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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成熟，是很困難的。 

早期使用 Online 系統，有很多 Bug 在，比如說裝置容量，就是個大問

題，那時候一個大機器，裝不了太多東西，現在一個隨身碟的容量，就比

當時的電腦主機容量還大。Offline 系統的好處就是分散儲存，這個機器輸

入、這個機器組版、這個機器輸出，不必把資料都集中在一個主機上，如

果不小心當機了，要當就當這一台，別的機器不受影響，如果這部輸入機

當了沒關係，另外再找一台，因為它是分散儲存的；Online System 有個缺

點，早期大主機或是伺服器裝置容量不夠，如果報社晚上稿子發太多時，

就會禁止編輯濫發照片，因為照片的檔案很大，佔用很多磁碟空間，如果

照片發太多，到了晚上組版時，整個系統就會慢下來，更嚴重的時候還會

系統當機，大家的電腦都一片黑，過一會才恢復，當時多數報社採用雙主

機，同時配用不斷電系統（UPS），當機時會自動切換；現在基本上是沒這

問題了，Online 系統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不能感染病毒，系統中毒是不得

了的大事，所以那時報社裡每個人的桌上型電腦的主機，磁碟片、光碟片

的存放槽是封住的，不讓你自己帶磁碟片或光碟去，因為你的磁碟片、光

碟片，如果帶了病毒就不得了，整個系統都有可能中毒。 

舍我先生在創辦世新職校時，校訓就是：「德智兼修，手腦並用」，學

校有自己的排字房，也就是鉛字排版，學生都要學會撿字，然後還要學拼

版，《小世界》周刊最早都是用鉛字排版，先撿鉛字，再排版，再印刷，

後來有了中文打字機後，就不撿鉛字了，就用中文打字機打排文稿，你們

大概沒看過，一個很大的機器，放了很多鉛字，一個字一個字打，要用得

熟練，必須記牢每個字的位置，《小世界》周刊以前有一個叫張月娥的小

姐，打字打得最快，後來改用電腦排版，她很快就學會電腦打排，繼續在

學校做了很久。 

早期的電腦排版，中文打字機還要配用照相機打字機，文稿用中文打

字機打完之後，另外有照相打字機專門打標題，照相機打字機是把不同的

字體存在照相機裡面，級數大小就是用不同的鏡頭來控制，打字排版加上

照相打字的標題，貼成一個版面，照相後再製版印刷，那時候已經覺得比

鉛字排版又快又好。 

我在「新聞編輯」這門課上課時，談到報紙的版面組成，拼版的過程

分三種，立體、平面和影像，立體就是鉛字，平面就照相打字貼版，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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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現在的電腦組版，影像雖然是最新的，但有個缺點，就是電腦上的影

像，都有如「鏡花水月」，在沒有列印或輸出前，都是影像而已，不像立

體和平面的東西，那是實物，看得到拿得到；影像好是好，一旦當掉，而

沒有儲存，就都不見了，這就是所謂鏡子裡的花，水中的月亮一般，都是

幻影，這個觀念現在很多人忽視了，我還是會提醒報社同仁，要隨時儲存，

要有備份，要防病毒，否則檔案一旦丟失了，有時是抓不回來的。 

當年舍我先生買了照相打字標題跟打字排版設備以後，用了沒有多少

年，老校長有次問我說，現在聽說有電腦排版，有哪些廠牌？我就說：「日

本有兩個公司，一個是「寫研」，另一個是「森澤」，如果說哪個比較好？

我認為寫研的比較好，因為他們造字造得很漂亮。」沒有多久，創辦人真

的買了整套寫研的電腦排版系統。我剛聽說老校長買了寫研排版系統，有

點意外，我跟他說：「幹嘛花那麼多錢買這個電腦系統來排小世界呢？」

創辦人答覆是：「將來也可以用來作實習設備，學生可以學啊。」但是當

時我還是認為，編個《小世界》周刊，不必花那麼多錢買整套的電腦排版

系統，似乎是殺雞用牛刀，可是後來報禁開放，舍我先生辦了台灣立報，

這套寫研系統就派上了用場，早期的立報全部用這個寫研系統排版，後來

才換用北大方正系統。 

 

1996 年應北京大學邀請 

參與「北大方正組版系統」改版 

中央日報最早的組版系統，用「棣南」的系統，後來改用北大方正系

統，現在用 InDesign，從 CS2 開始，現在出到 CS6，不斷地更新版本，不

斷往前推進。聯合報是第一家用電腦排版的報紙 ，那是民國 71 年，中央

日報民國於 77 年首先推出電腦全頁組版的報紙，引起海峽兩岸報界的注

意。 

後來大陸北京大學邀我去他們的事業單位，也就是方正資訊公司，修

改他們的「北大方正組版系統」，在北京停留了兩個禮拜，不斷跟他們上

課和交換意見，兩個禮拜時間不夠，還沒有完全弄好，我因為工作職責的

關係，就先回台灣，後來他們派了一個工程師到中央日報「駐社」，他們

叫「蹲點」，搞了三個月，不斷的修改版本，並請我去看，他們的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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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躲在中央日報電腦中心的一個小角落弄，我們的工程師或編輯過去

看，會被拒絕，因為他怕洩露商業機密，只有我能看，後來版本改得不錯，

中央日報、青年日報、立報、小世界，很多報紙都用北大方正組版系統。

可是我們不會抱殘守缺，能跟得上潮流，慢慢地蘋果的麥金塔（Mac）系

統的 InDesign 越來越好用，圖文整合的功能更強，北大方正系統就被取代

了，各報紛紛改用 InDesign，小世界、立報都也改了，現在用北大方正組

版系統的報紙很少了。 

 

協助台灣《立報》更換電腦排版系統 

當初成露茜擔任立報社長，請了兩個顧問，一個是立報的顧問，就是

我，另一位是電腦顧問，就是聯合報的聯經資訊公司總經理那福忠。那時

候，立報從寫研系統要更新用新的排版系統時，我們兩個顧問提出來的計

畫書，都是主張用中國大陸的「北大方正系統」，但是露茜社長喜歡一個

台灣本土公司叫做「指揮家」的電腦排版公司，老闆叫丘祺煌，他是從聯

合報的聯經資訊公司出來，自己開公司。我與那福忠跟丘祺煌都很熟，指

揮家排版系統是使用「旭青工作站」，功能是不錯的，它的排版系統，我

和那福忠都去他們公司看了，我們對排版系統都很有了解，丘祺煌野心太

大，他設計的排版系統可以排書、可以排雜誌、又可以排報紙，非常複雜，

功能選項太多，游標點進點出，很花時間，用起來很不方便，不像北大方

正系統就是專攻報紙組版。 

我跟那福忠都建議用北大方正系統，但是露茜社長鍾意「指揮家」，

認為公司就在台北市莊敬路這邊，隨時可以支援，而指揮家的老闆丘祺煌

不像個生意人，是個書生，氣質談吐都不錯，露茜社長對他的印象很好，

所以她想要選指揮家系統，偏偏我們兩個顧問主張選北大方正系統，露茜

社長最後決定立報採雙線進行試用，「北大方正」系統的廠商拿了兩部組

版機來試，指揮家搬來三部「旭青工作站」來組版，而且指派工程師在旁

邊指導，晚上立報編輯同仁就用這五部組版機分別組版，組了不到一個禮

拜，大家都不要用「指揮家」組版機，通通擠到「北大方正」這兩部電腦

前組版，認為這個系統好用，較為方便，較為快速。 

有一天晚上，露茜社長打電話給我，「魏瀚，你和方正資訊公司的總

經理趙仁蓉聯絡一下，請趙老師明天送十部組版機來，錢現在不能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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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預算，要到下個學期才給」，我第二天就打電話給方正資訊公司總經

理趙仁蓉，「趙老師，請妳馬上送十部組版機來，錢要下個學期才能付」，

結果第二天，十部組版機馬上就送到立報來了，編輯全部都用「北大方正」

系統組版，「指揮家」就只好撤退，但是那三部「旭青工作站」是價購的，

也就是先付了錢，相當貴，後來就做伺服器用。這是台灣立報換用組版系

統的經過，很有意思。 

 

談記者的文字能力 

現在的時空背景，媒體生態發生了基本的變化，你看網路這麼盛行，

即時新聞就像那種速食，麥當勞、肯德基一樣，看過就算，不求品質，這

種速食文化的新聞，文字的修養已經不是很重要了，只要不寫錯字，不要

鬧笑話就好了，但是仔細看報紙的人仍可看出記者或編輯文筆的好壞，無

論紙本或是網路，文字的深度還是要講究的，像一般報紙的社論，必須言

之有物，內容精闢，像立報有一個言論版，很受歡迎，因為我們請了很多

好的寫手寫社論和短評，像蔡建仁老師的文章寫得不錯，林深靖寫的國際

問題專欄很有深度，我們那些專欄作家的文章真的不錯。記者呢，大部分

是剛畢業的學生，能夠寫得通順就不錯了，現在的記者，還花很多時間在

文字的修飾方面不多了。都寫些有現成模式的套裝新聞稿，現在都是直接

寫新聞稿稿就好啦，不求文字修飾，所以現在的報業，的確面臨很大的危

機，社會流行速食文化，上網看消息、看電視新聞，智慧型手機、平板電

腦這些行動裝置很方便，問學生說你多久看一次報？一個禮拜看一次已經

不錯了，一個月看一次報的也不少，報紙的內容呢？就不能談了。 

有些老先生看報覺得慘不忍睹，他說：「現在的記者都寫些甚麼東西

嘛！錯字連篇，文句也不通。」，年輕人不在意，看得懂就好了，錯個字

有什麼關係，那個注音符號，音同字不同，看過就算了，只要看得懂就行

了。所以這些影劇新聞、體育新聞，都是在套公式，用很多年輕人的火星

語言，網路流傳的俗話啦、外來語啦、一大堆東西，我看得不太順眼，可

是它變成一個時尚，大家都像這樣的方式寫稿，不接受也不行。 

我現在上課教學的時候，也是要求同學寫稿應求文字簡潔，當然還是

提醒不要出錯，上個禮拜在課堂上做的演練，就是改稿，我先說明，這條

稿子裡面有很多錯誤，你要把錯誤找出來，錯字、別字、重疊、顛倒，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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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錯誤，你至少要能看出來，編輯要會改稿，是基本要求，雖然時代不同

了，時空環境變了以後，新聞寫作也好、報業生態也好、網路的盛行的影

響等等，都屬於新聞專業的領域，仍然有它的基本法則。我在立報和同仁

聊天時說，我雖然年紀大一點，但是我始終跟得上潮流，我天天上網看新

聞的相關資料，美國報業生態的轉變、現在的報業是面臨甚麼樣轉型的狀

況、紐約時報發展網路的成效如何…有很多資料我都去找來看，至少我在

學校上課，避免被學生問個問題就把你問倒了。現在比如說世新大學的經

費要作有效運用，我們立報可能要面臨怎麼樣的轉型，我都要有心理準

備，也要有點計畫。 

 

世新自由的校風與辦學有成 

世新從一個職業學校，辦到今天這個成果，老校長的精神，也就是舍

我先生的精神，始終能貫徹下來，他雖然已經走了，可是不管是成董事長

也好、Lucie 也好；學校的老師、同仁也好，一代一代接棒的人，都還是秉

持老校長的那種獨立的精神、執著的精神，校園的自由風氣始終還能維持。 

我再講一個例子，那個賴幸媛，曾任立委員、陸委會的主委，現在駐

歐盟的代表，她在世新念書時，參加「新聞人」社團，她寫社論時，文字

就十分潑辣，她後來加入台聯黨。有件事很有意思，有一年，賴幸媛代表

台聯黨要選不分區立法委員，那時候立委選舉是兩票制，一票投候選人，

一票投政黨，世新剛好開校友會大會，賴幸媛來了，她見到我就說：「魏

老師，這些校友你大部分都認識，我很多都不認識，你能不能陪我去每一

桌敬酒？」，我說：「賴幸媛，你是台聯黨，我是國民黨耶，我怎麼介紹妳

呢？」，「魏老師，拜託你啦……」，好啦好啦，我還是帶她每一桌去敬酒，

「她是賴幸媛，人不錯，你們投票的時候，候選人這一票，你們選自己喜

歡的人，政黨這一票，因為賴幸媛不錯，就請你們投台聯黨一票，讓她能

夠進到立法院，好不好？」我還開玩笑地說：「不是我支持台聯黨喔！我

支持賴幸媛，賴幸媛是傑出校友，你們投台聯黨一票，她就有希望進立法

院。」，結果那次台聯黨得票太少，沒有達到基本門檻，不分區立委沒有

選上。 

當時還有校友跟我講：「魏老師，你不應該為賴幸媛拉票，她的政治

理念很偏頗。」，我說：「賴幸媛的個性你們不了解，她只是一個反對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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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人，她不是甚麼的真正的台獨。」，果然後來馬英九找她去當陸委會

主委，現在她是我國駐歐盟的代表。 

世新就是有這種校園的自由風氣，開放的思想、從老校長一直到現

在，世新校園的風氣是開放的、是自由的，這個是一種傳統，我覺得這一

點，是值得每一個校友和在校學生珍惜。  

談到世新大學近一、廿年的快速發展，大家都稱讚成嘉玲當校長時

期，大刀闊斧的改革作風，但是如果當年不是老校長存了十幾億，她哪裡

有豐富的資源進行改革？聘名師，建校舍、買圖書，添設備，樣樣都要花

錢，我很敬佩成嘉玲董事長治校整頓的決心與魄力，但是學校如果沒有資

產，要改革談何容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嘛！過去文化大學一度連鐘點費

都發不出來，後來靠城區部，也就是推廣教育中心賺錢，不然文化大學幾

乎都辦不下去了。有人說，成嘉玲當校長的時候，拼命花錢，但她是很會

花錢，為了學校的發展，花錢是對的，不花錢世新怎麼能由專科改學院？

學院改大學？開設碩士班，再開博士班，這些年來一直是教育部追求卓越

計畫的重點大學。很多世新校友談起來，大家都很感謝成嘉玲把世新辦得

有聲有色，讓校友們也與有榮焉，當然因為老校長積存了這麼多錢，讓成

董事長能推動改革大計，這點我們不得不感念創校的老校長。 

 


